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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往鉴今

世相漫笔

    散文曾是一个十分包容的文体。魏晋南北
朝时期，把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皆称
为“散文”，后来，散文泛指除诗歌以外所有的文
学体裁。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延续千年，直到五
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现代文学分类细化，许
多文体从散文中分离出来，自立门户，散文便特
指以议论抒情为主的文艺性散文，也就是狭义
的散文。

自古以来，无数散文大家为散文的创新与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古代的欧阳修、韩愈、
王安石、苏轼等，以“文以载道”的担当留下千古
名篇；近代的龚自珍、魏源、梁启超、章太炎等，
用笔墨衔接新旧时代的思想脉动；现代的鲁迅、
朱自清、秦牧、杨朔等，在白话文浪潮中奠定了
现代散文的经典范式；当代的汪曾祺、余秋雨、
史铁生、贾平凹等，以个性笔法拓展着散文的表
达边界。

20 世纪 80 年代作家赵玫在《我的当代散文
观》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设问：“能不能把一大堆
杂乱无章的感觉堆砌起来？能不能在一篇散文
中并不要表现哲理、意义、主题思想什么的？能
不 能 不 要 意 境 不 要 情 调 只 有 一 连 串 神 秘 的 意
象？”近年来，亦有人在杂志撰文发出“散文，别
太像散文”的呼声，同时，对许多作家模仿朱自
清、秦牧、杨朔、余秋雨等作家的散文范式明确
提出异议。还有人在编散文集时故意不从专门
发表散文的杂志上选编文章。有人选编散文集
将 致 辞 、讲 话 ，甚 至 通 讯 和 新 闻 特 写 也 收 入 其
中 。 从 中 可 以 看 出 他 们 对 散 文 创 作 现 状 的 焦
虑，以及为打破散文边界付出的辛勤努力。

从创作层面看，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批散文
作家也主动投身散文改革的浪潮中，散文创作
出现了明显的文体泛化倾向。将散文简单地理
解为“非韵文写作”，导致散文与新闻报道、学术
随笔、网络段子等文体的界限日益模糊。有的
为追求语言的“金句化”效果，忽视散文应有的
整体性和连贯性，写出大批结构松散、逻辑断裂

的散文作品。一些网络散文为追求点击量，刻
意迎合大众趣味，导致抒情过度、议论空泛。这
些作品皆以创新名义堂而皇之地走上报刊和网
络平台。

面对散文领域的各种思潮，也有人明确提
出“文艺散文”的概念，认为除了严格意义上的

“美文”，其他都算不上真正的散文。作家余秋
雨在《中国文脉》中指出：“当散文失去自己的文
体尊严时，它实际上已经走向消亡。”作家张炜
在《散文的尊严》一文中表示：“当散文沦为情绪
的宣泄口时，它就丧失了提升读者审美品位的
功能。”作家红孩也在网络平台叩问：“散文如果
不像散文还能像什么？总不至于像小说像新闻
像 总 结 报 告 像 大 会 演 讲 吧 。 不 管 散 文 怎 样 发
展，文学性总要讲吧，叙事抒情不可回避吧，文
化思考哲学审美总要追求吧？”这些作家的呼声
明显体现出对文艺散文的执着坚守。

笔者认为，散文的发展确实需要兼收并蓄，
借其他文体之长为其注入新的活力，这是好事。
随着时代的发展，若故步自封，局限于传统的写
作模式，散文很容易陷入创作的困境。南朝梁
刘 勰 在《文 心 雕 龙》中 说 ：“ 变 则 其 久 ，通 则 不
乏。” 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散文创作。其他文
体有着各自独特的优势，如在散文创作时借鉴
小说丰富的叙事技巧，能使文章更加生动曲折，
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借鉴诗歌凝练的语言和独
特的节奏韵律，能赋予散文别样的美感和韵味，
使其更具感染力；借鉴戏剧中鲜明的人物塑造
和强烈的冲突设置，可使散文中的人物形象跃
然纸上，增强文章的戏剧性。借鉴当下流行的
健康网络语言，可使文章灵动多姿又紧贴时代
发展的脉搏。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都体现了这
种兼收并蓄的特点。鲁迅《朝花夕拾》中的许多
作品，在叙事中融入小说刻画人物的细腻笔法，
将童年的伙伴、师长等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使
这些散文既拥有生活的真情实感，又富有浓厚
的文学色彩。余光中的散文，常常运用诗歌的

意象营造文字张力和节奏氛围，如在《听听那冷
雨》中，“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
那片土就在那里面。”富有诗意的语言，充满了
浓郁的文化韵味和艺术感染力。余华的散文，
善于借用网络语言，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
里》散文集中，提到自己的作品被网友改编时，
自嘲“活成了段子手的素材库”。以轻松幽默的
口吻，将网络词语嵌入字里行间，无形中增加了
作 品 的 亲 和 力 。 笔 者 写《敦 煌 花》《写 意 甘 南》

《兰州的山》等散文时，为使文章表现形式更加
丰富，给读者提供新颖的阅读体验，也借鉴了小
说、诗歌等文学题材的表现手法，并适当运用了
网络词语。当然，这种兼收并蓄并非简单地拼
凑，而是有机地融合。它让散文突破了原有的
局限，拥有了更丰富的表达方式，能够更好地反
映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和微妙的情感世界，从
而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

散文的特点在于其思维的自由驰骋，能够
在广阔的时空里抒发作者内心深处的感悟。正
如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所言：“精骛八极，心游
万仞。”散文可以吸收其他文体的精华为自己锦
上添花，但绝不能让其他文体“喧宾夺主”，也不
能对其他文体“攻城略地”。它既然已在文学范
畴中划定了自己的范围，就应当坚守自己的主
阵地。毕竟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有着本质的
区别，更不能与新闻作品画等号，若过度追求小
说的情节性、诗歌的韵律性、戏剧的冲突性，就
会丧失自身的独特魅力，变成非“驴”非“马”的
尴尬文体。对网络词语的应用也要去粗取精，
恰到好处，不可随意滥用，画蛇添足。

在追求创新的同时，散文更不能忽视对传
统的继承。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历代的散文
佳作如璀璨星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
产和宝贵的创作经验。这些传统是散文发展的
根基，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做到兼收
并蓄莫逾矩，散文才能在保持文体自觉的前提
下，实现“通变则久”的艺术理想。

    汉阴故地，古称安阳、汉宁、安康。置县之
始 ，可溯至西汉初年（约公元前 206 年），迄今
2200 余载。

唐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依“水南山北为
阴”之理，改为汉阴县，遂名载史册。南宋绍兴
二年（1132 年），虽因汉江水患自南山北迁定址
新店（今月河北岸），然县名不改，沿袭至今。

清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 年），升县为
厅，升县令为抚民通判（正六品），领厅事，隶属
陕西兴安府。

汉阴文脉绵长，尤以清代文峰塔为冠绝，巍
然立于明成化元年（1465 年）建成的古城墙东南
隅。“城墙上的文峰塔”乃当今国内孤例，成一方
文运之象征。然塔之建年、主事者、捐资士绅、
科举寓意、风水意涵、人文艺术等，皆耐人探究。

孤塔悬城，冠绝陕南

    考《汉阴县志》载，同治十一年（1872）傅汝
修任汉阴厅抚民通判，至同治十三年（1874）离
任。任内首倡建塔，工起同治十二年（1873），其
时鸠工聚材，赖士绅倾力捐输，其中特标本县士
绅欧智敏、邓世舆二人为代表，总领其务，次年
乃成。且彰邑人群力，余者众绅襄助，然名多湮
没，弗可尽考。若欲深究同襄者名氏，须稽塔下
原始碑铭（遗失无考）、清代衙署档案、诸姓族谱
等，或可窥其一二。可谓：擎天巨椽铭青史，众
志千秋照桑梓。

汉阴文峰塔，形制为六角五层楼阁式砖构
塔，通高约 40 米（二轮《汉阴县志》记载塔高 40
米），底边各长 3.8 米。塔基以青石条砌筑。为
中国城墙上建塔之唯一，考其位置形制，堪称孤
例。塔体呈六棱空心结构，一层东侧设拱券洞
门，顶层每面开券窗嵌圆形透空牖窗。层间飞
檐起翘，角脊饰以瑞兽；檐下框白彩绘，间以花
卉纹带，色调明雅，工艺精湛。塔顶作平砖攒尖
式，上承宝瓶葫芦刹，造型俊秀，意态端凝。各
层翘首下悬铎铃，旧时悬铜铃，今易铁马，风过
则声传山城。塔身结构严谨，底层东向设拱券
门，初建时塔内设木梯盘桓而上，可达顶层，供

士子登临祈文，今虽朽毁，旧制犹可追想。
此塔，陕南人文之瑰宝也。其塔身题刻精

严，意蕴深长，尤以层额铭文为要。四层东南门
楣镌“文峰塔”三字，体势庄雅；三层门额书“文
星高照”，辅以楹联“塔势凌云开笔晖，人文启秀
焕奎光”。

字体皆取清代馆阁体式，额题、楹联皆用碎
瓷片贴塑，工艺上乘。其书法艺术颇具内涵，庄
重端雅，圆浑厚润，丹青历百年犹存真色。

2003 年，文峰塔于与汉阴明代城墙同时由
陕西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塔体历经数度修缮：2007 年实施主体结构
加固工程，2023 年完成周边环境综合整治，至
2025 年进行塔顶古树保护性移植及城墙修复和
环境优化。凡三度兴工，皆属重要保护举措。

塔之西北面对联虽毁落，然四层塔额“文峰
塔”三字和三层横批“文光射斗”犹可辨识，其中
上联“扶起千秋”四字隐约可辨。此联文字失考
久矣，遍查现存史料及诸版《汉阴县志》皆无载
录。若不尽早根据历史遗留旧痕搜残补缺，进
行抢救性修复，则遗留痕迹将逐年散尽。2025
年（乙巳）岁秋修缮之际，亦未以“影摹之法”补
缺复原，诚为幸事。

斯塔依形胜地势而筑，寓兴文振教之志，载
入《中国风水塔》《中国古塔》专著。其砖石工
巧，形制精微，既彰建筑之妙，又蕴辞章之华。
明清陕南人文地理之脉络，于此塔可窥一斑，实
为风水塔也、印证文风之重要遗存。

光映文峰，塔刹向天

    文峰塔（宝顶）塔刹造型殊异，取宝瓶葫芦
之象，瓷质精烧，光润如玉。此葫芦形塔刹归宝
珠刹类，然材质与形制在塔林中实属罕见，深具
地方风韵。

《中国古塔》载述“中国风水塔是斜坡塔，塔
顶中心做塔刹，塔刹常做成葫芦形或双重宝珠
刹。风水塔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中国传统古建
筑还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艺术性，体现在雕刻、彩
画、书法艺术等方面。”汉阴文峰塔属葫芦刹，其

造型审美和书法艺术尤为突出，塔之东南、西北
两面的额、联、匾的书法艺术很是丰盈，颇具书
法神韵。

文峰塔之设，非为供佛，实依风水而兴文
运。故塔刹形制既承实用之需，更蕴吉祥之义。
葫芦在中国传统意象中内涵丰富：一曰镇守文
枢，聚气兴运；二曰形意相生，福禄绵延（谐“福
禄”之音，象征子孙繁盛、文脉延续）；三曰通天
地灵，镇水安民。其形上通天下立地，寓天人交
感之念，强化一地文化气场。

据《汉阴县志》载，塔成三年，恰巧邑人汤子
坤与其弟同登科第，入选翰林。此后十余年间，
汉阴连出三位翰林、十位进士，文风之盛，前所
未有，真可谓“文星耀野，起凤腾蛟”。

今登临雉堞，但见月河绕郭如墨，凤凰山卧
似青砚，遐想城墙方正如匣，若盛满人间烟火之
石砚。暮色苍然时，塔影斜浸河波，渔火星斗浮
沉，规矩方圆中涵养山水灵性，青砖旧瓦间延续
文脉薪传。

檐角风铎，声振文澜

    2025 年维修之际，塔顶古树迁植，2 至 4 层
檐角铎铃（风铎）补齐铁铃，其内悬击之器多作
龟形，俗称“钟锤”或“龙钩”。龟象征长寿与稳
固，悬于塔上，既寄文风昌盛之愿，亦寓劝勉学
子沉潜向学之意。风铎随风振响，声清越而惊
逐 飞 鸟 ，亦 营 造 肃 穆 氛 围 ，与 塔 之 文 教 功 能
相合。

此古迹之价值，不仅在山水形胜，更在城墙
内外所积淀之岁月风华与人间烟火。塔如巨笔，
城似砚台，共书春秋。风铎声声，犹闻百年前匠
民凿石垒砖之叮当，与今人护塔之跫音交响。

汉阴文峰塔，集地理、建筑、人文、艺术之义
于一身，既是清代厅制与科举文化之实物见证，
亦为传统天人合一理念之空间表达。其屹立百
年，见证朝代更迭、文脉流转，今虽塔顶古木已
迁，然文光射斗之志未改。当夕照为砖石镀金
时，此塔犹以凌云之姿，书空千载云烟，与天地
共文章，昭示着一方水土永不湮灭的文化尊严。

    人生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幸福是什么？
其实说穿了，人生的过程，便是寻找幸福的

过程。
然而幸福却似那般遥远，那般渺茫，如一篇

美丽的童话。可人们依旧在寻找——这条路上
布满荆棘与苦难，甚至洒满鲜血和泪水。

有人一生寻觅幸福，到老时，什么都有了：
权力、金钱、伴侣，却唯独没有幸福。有人一生
困顿潦倒，活得艰辛无比，看似一无所有，却处
处感知幸福的存在。

那么幸福究竟是什么？怎样才算幸福？

没有钱的日子里，我百无聊赖地走向自然。
无论倚靠一棵树沉思，或是独自静坐，毫无目的
地望着一条奔流的河水、一片巍峨的群山，时有
清风徐来，群鸟相鸣——我忽然感到一种幸福，
如此飘逸！不为权谋所困，不为物质所累，无牵
无挂，自由自在。拥有这样淡泊宁静的心境，幸
福的使者便会随时降临。

买 到 一 本 渴 盼 已 久 的 好 书 ，我 感 到 幸
福 。 写 完 一 篇 自 觉 深 情 的 短 文 ，我 也 感 到 幸
福 。 夜 里 明 月 当 空 ，竹 影 洒 地 ，我 坐 在 竹 溪
村 简 陋 的 书 房 中 ，对 着 一 盏 柔 和 的 灯 、一 叠

洁 白 如 雪 的 稿 纸 ，静 听 妻 子 香 甜 的 鼾 声 。 一
杯 清 茶 ，一 手 执 笔 ，家 贫 自 有 书 香 伴 ，一 股 无
比 的 温 馨 自 心 底 涌 起 —— 我 觉 得 自 己 很
幸 福 。

领到一笔稿费，提一瓶酒，揣一包卤猪蹄，
与三两好友对坐共饮，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直到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醉眼蒙眬不辨方向
——那一刻，我觉得挺幸福。

其实，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境。拥有
一份旷达与淡泊，触目所及，皆是青山绿水，人
生又何处不幸福呢？

    记忆里，母亲总是很忙，农活和家务几乎
占去了母亲所有时间。我上初中后就住校，
很少回家。那时候母亲身板挺拔硬朗，一人
能干几人的活，恨不得把一天掰成两天来用。
我即使人在家里，心思也在外面的世界，很少
给母亲搭手，想起来很惭愧。

成年后，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更是屈指
可数，每每想来总是充满遗憾和愧疚。虽然
几乎每月都会回老家，一大家人聚在一起说
说笑笑、吃吃喝喝，看似热闹，但我与母亲独
处的时间却极少。最长的一次陪伴，还是 20
多年前我生孩子的时候。母亲整整陪护了一
个多月的时间，细心伺候着我，日夜守护在我
和孩子身边，母亲把所有的关心和疼爱都倾
注到我们身上，白天的一日三餐，换着花样给
我做可口的月子饭。晚上母亲陪在我和孩子
身边，每次孩子晚上哭闹，母亲总是先起身哄
孩子，看到母亲逗她外孙子幸福的笑容，我的
心里更加羞愧。母亲说：“娘的心向下，疼我
的孩子；你的心也向下，疼你的娃。”这句话
里，藏着母亲朴素的伟大。

第 二 次 陪 伴 是 母 亲“ 应 无 所 住 ，而 生 其
心”，放下家中的一切常住在我身边。那时，
我腰椎间盘突出症住院治疗，年轻的我无助
地躺在病床上，连翻身的能力都没有。3 岁的
孩子无人照料，情绪低落，焦虑不安。这时
候，母亲知道了，就来医院照料我，给我喂水
喂饭，洗脸擦身，看到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皱纹
里满是汗水，我扭过头流泪。接下来，母亲有
空就会来照顾我。那时交通不便，母亲严重
晕车，每每看到母亲晕车吐得一塌糊涂，我就
钻心疼痛，埋怨母亲不要再来看我，母亲却微
笑着说：“谁叫你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呢？”

最近陪护是在半年前。五一收假后的第
一天，父亲晚上 8 点多打来了电话，说母亲吐
血了，我震惊不已，一边安排侄儿把母亲送往
医院，一边立刻动身往家赶，担心和不安使我
只感到浑身散了架，脑子一片混乱。等我赶
到医院时，母亲已经住进了病房，那张平日里
永远红润的脸庞没了颜色，大眼微微闭起，瞧

见我也只是徐徐抬起眼皮，虚弱地唤了一声。
我的心又开始抽搐起来，母亲，我已年迈的母
亲，她不再刚强，心脏、胃、腿、腰，都有问题，
病魔一点点吞噬着她的体能，好强的母亲却
一直扛着，料理着日子，直到再也扛不起倒下
了。因为出血原因不明，加上母亲入院后又
检查出病毒感染，因此被安排了特护，48 小时
不能动，禁食，只能通过打液体补充能量，我
日夜守护在母亲身边，成了母亲的臂膀和依
靠，看见母亲平静的脸庞，我的泪水又一次悄
悄流出来。

大量的液体注入母亲的体内，频繁地起
床让母亲很不自在，母亲自己无力抬起沉重
的身子，看着我吃力地帮她翻身、擦洗，母亲
总是充满自责自怨，我鼓励着母亲配合我，使
她从不自在到自然顺从，母亲表现得像个听
话的孩童。其实我能感觉到母亲对自己身体
的未知和不安，尤其是要做 CT 和胃镜检查的
前一个晚上，母亲几乎一夜都没有睡着，她怯
怯地看着我的眼神，她不停摸索双手的举动，
她坐在轮椅上过于安静的表情，都在告诉我
她是多么紧张。我用目光和微笑回应着母
亲，告诉她我一直陪在她身边。母亲小声说：

“我不害怕。”
在我心中，母亲始终是坚不可摧的。她

那恒久不绝的信念与慈爱，是世间最坚韧的
种子。我也轻声对她说：“我们都不怕。”

五天六夜地陪护，我和母亲朝夕相处，母
亲接受着我的悉心照料，我向母亲传递着我
的一心一意，恍惚间我们换了角色，成为彼
此。轻抚母亲斑白的头发，我在心里默默对
她说：“生我养我的娘啊，这辈子，您也是女儿
的心头肉。愿老天怜您前半生辛苦，莫再让
病痛折磨您的晚年。您一定要好好活着，让
女儿多陪陪您。”

往后余生，我与母亲终是无法时时陪伴，
母亲已经离不开她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我亦
不能抛开衣食饭碗直奔她身边。所幸，母亲尚
在，路亦不远，归途仍在眼前，陪伴，终有时日。

    安康的冬天，来时从不张
扬。它既没有北国泼墨似的凛
冽，也不似南方那般羞怯的寒
意。在这秦巴之交的腹地，它
更像一轴徐徐展开的淡墨工笔
——风是笔锋藏骨，水是画意
留白，而那城乡人间的烟火，便
是点缀其间的暖色。冬天的到
来，在安康，是一场静默而丰盈
的邀约。

风是第一位访客 ，却不带
丝毫吝啬。它从秦岭南麓的褶
皱间穿过，携着季节的清冽，拂
过山梁沟壑，跨过溪流江河，抵
达城镇楼群与院落，轻叩人家
的门楣窗棂。这风历经秦巴群
山的折转、汉江水系的缭绕，早
已褪去了最初的暴烈，只积存
几分书生意气般的执拗，一丝
丝 、一 缕 缕 ，梳 理 你 的 发 梢 眉
睫，钻进衣领袖口，像在俏皮地
与你耳语冬日的秘密。

安康冬日的风 ，很给晴日
阳光面子，于是便显得温顺柔
软。正因如此，安康人有迎着
太 阳 晒 背 的 习 惯 —— 背 晒 热
了，一身都暖和。可一旦有物
遮阳，或是逢上阴天，风便肆意
起来。那风寒似千百根冰针，
扎在脸上，进而穿透厚衣棉裤，
刺进前胸、胳膊与大腿，窜入温
热的血脉与敏感的神经，让人
真切地感到一种刺疼的寒意。
这般暖阳与寒意的交织，恰是
安康最早的冬之序曲。

草木生于安康 ，在冬天便
成了有性格的叙事者。谁说冬
日消瘦，秃山枯枝，万籁俱寂？
你看那安康的市树香樟，无论
是街边路旁、河岸公园，还是小
区院落、绿化园林，在它主导的冬日里，依旧撑
着油绿的伞盖，繁茂的叶片泛着沉静的碧光，
仿佛比夏日更显蓬勃。故而民间有“春夏换叶
秋冬青”的俗谚。而这里的山梁沟坡、城乡院
落，处处可见人们喜爱的桂花、黄杨、松柏、白
蜡 …… 皆 是 一 副“ 迎 冬 犹 碧 ，容 颜 如 春 ”的
模样。

至于落叶的树木，在安康却总是耐着性子
飘零。文化公园里，一排排银杏叶黄绿参差，
恋恋地悬在枝头，摇摇晃晃不肯落下，风来才
偶尔旋下几片，还依依地打着转儿。几株合围
的枫树，面对寒风涨红了脸，像一团团小小的
火焰兀自抗争，而后才不得已簌簌落下几片紫
斑叶子。河岸的乌桕别有风致，叶子落尽后，
满树的白籽星星点点，宛如缀在枝头的碎玉。
最动人的，要数江水边那一绺绺老柳，枯黄的
枝条垂向水面，风过时轻轻摇曳，虽不似春日
的婀娜，却另有一种瘦硬的风骨。而河边的兰
草，则是冬日的忠仆，任霜雪侵身，依旧捧出一
片青翠。

汉江水渐渐放慢了脚步。流经安康的江
水，从夏日的激越，经过秋日的微澜，到了冬天
便温顺得慢条斯理。远远望去，像一条飘逸在
秦巴山间的绸带，沉静中泛着灵动的碧色。座
座大桥跨江而过，连接江南江北，桥墩前后拖
出一长缕沙渚，宛如船舶稳稳托起桥身。岸边
的芦苇已是一片枯白，羽毛似的苇穗在风中轻
颤，偶尔有鸟雀掠过，惊起几缕飞絮。“扑通、扑
通——”有人跃入水中——安康人有冬泳的习

惯。几只白鹭从他们头顶翩然掠
过。停靠江边的游船与系在渡口
的几叶小舟，随着水波轻轻晃动，
船桨上薄薄的霜，在晨光里闪着
细碎的亮。

若 是 晴 日 ，清 晨 总 会 有 雾 。
江面笼着轻纱，对岸的山影、楼宇
浮现于纱雾之上，俨然一幅淡淡
的汉江水墨图。

冬天的雪落安康总是稍晚，
且来得格外温柔。陕南的雪不仅
迟，也往往轻巧，总爱在夜深人静
时悄悄铺展。清晨推窗，眼前世
界已悄然换了素装。城南的张岭
梁、城北的香溪洞山都丰腴了一
圈，楼房屋顶戴上白帽，小区院里
的晾衣绳也成了毛茸茸的银线。
孩子们最是欢喜，最先冲进雪地，
捏雪球、堆雪人、打雪仗，笑声震
得树梢的雪簌簌落下。大人们也
含笑出门赏雪，心想这雪不仅洁
净 了 天 地 ，也 仿 佛 涤 荡 了 人 心 。
安康的雪是不用扫的——本来就
不厚。雪是冬天的面容，留下便
是丰年的兆头。

安康冬天的街市，别有一番
韵味。初冬罢园的小辣椒，在市
场上最为抢手，那是换装入坛、制
作酸辣椒的主要菜蔬，往往一坛
便 管 上 一 年 的 酸 香 。 此 时 新 板
栗、新核桃、新干的蘑菇、新做的
粉条、手工苕麻糖等土特产纷纷
上市，叫卖声里满是热闹。安康
人爱吃炒酸菜，菜料多用萝卜缨，
而更受欢迎的则是板青菜炒的酸
菜，脆嫩中透着清香。越是寒冷，
安康的蒸面、酸菜面越叫人嘴馋。
尤其那卖烤红薯的，炉火正旺，掰
开金黄的内瓤，热气伴着甜香直
往鼻子里钻。临近年关，炒货铺

子门前热气腾腾，新炒的花生、瓜子、栗子散发
着温暖的焦香。街市中的肉类摊点特别火热，
缘由家家户户灌香肠、熏腊肉等最为紧要。再
看街旁、楼前、房檐、行道树上，红灯笼渐渐挂
起，彩灯、射灯、霓虹灯带一一亮起，这些都是
安康为年节备下的念想。

令人惊喜的是，冬天安康仍有花信。富硒
茶乡的安康，漫山遍岭的茶园里，白的、红的、
黄的茶花开得正艳。沟边水畔的水仙，碧叶衬
着白瓣黄蕊，像个素净的闺秀。一坡坡的枇杷
园，满树花苞累累，悄然绽瓣。河堤公园的黄
梅，安澜楼下的红梅，香溪洞景区的蜡梅最是
倔强，不等雪融便吐出花苞，疏密有致地开在
枝头，香气清冽袭人。若是去乡村山野，偶尔
能在背风处发现几朵野茶花，红艳艳地开在枯
草丛中，像冬天里不肯熄灭的火种。

萧瑟天地间藏着生机，这便是安康的冬
季。安康的冬天一样素净而严苛，可内里却蕴
藏着无限的柔情与静默的丰盛。它让人感知
并领悟：最美好的光景，从来不在远方，而就在
这风霜雨雪的真实里，在生活忙碌的温情中，
在万物于沉寂里积蓄力量、静待春暖花开的期
盼中。

恰如诗人《冬韵安康》所写：“汉水裁绸绣
碧纱，秦巴抱雪煮烟霞。千竿腊味垂院角，一
街灯火暖窗花。柳枝风骨嬉江粼，樟云叠翠护
人家。围炉漫话丰年事，笑指梅梢已著芽。”

安 康 的 冬 天 ，是 一 场 不 动 声 色 的 季 节
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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